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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大 多数在 国外有成就的河南 人

一样
,

河南中医学院副王任 医 师田 圣

勋教授 属 于典 型 的
“

墙 里 开 花墙外

香
” 。

尽管国 内鲜有 人知 道这个生
一

长于

斯并 在此 工作奋斗 了加余年的河 南医

生
;
而 在非洲 的赞比亚

,

他的知 名度 却

“

和 总统一 样高
’ 。

走到赞比亚 的任何

一 个地万
,

只 要提 yjJ C 卜, n e g e d O C七o 「

(中国医生 ) 田 圣 勋
,

当地人都会伸出

大拇指说
: “

田
,

中国医生
,

黑人的好

朋 友”
’

赞比亚 的许 多部长级领 导人

甚 至总统 先生 本 人一提起 田 圣 勋
,

都

会亲切地说
: “

田
,

我亲爱 的 兄弟
。 ”

合 伤 口
,

让伤 口 暴露着 自然愈 合 由

于 医药 匾乏
,

他 们
一

甚至 不给 病 人伤 口

敷药 这样 既加 重了病 人的痛苦
,

又

增加 了伤 口 二次 感染的
一

可能
,

常常 达

不到治疗的效果

加 上赞比亚 保留着传统 的 不 民性

习惯
,

使 得 艾滋病 成为 赞比 亚 勺钧 第

一杀手
。

许多人被传染
,

最炸 丧 失生

命
,

甚至有因此 全家 死 光的

田 圣勋 他们的到来给 当地
.

的 医仃

队伍注 入了一股 新的活 力
。

在中国驻

赞比 亚 大使馆工 作 人员的陪同下
,

田

圣勋一 行深 入到赞比亚 各地
,

利用中

民的友谊
,

带着作 为医生的天 职和良

心
,

在 赞比亚迅速 生根
、

发芽
‘

他们

平均每 人每 天诊治病 人 2。人 以上
,

全

队每 天 为患者动 手术达 5 例 以上
。

随

着治愈患者 人数的增多
、

田圣 勋池们

在当地 人心 中的地位也 日重 一 日
。

见

到 有 人生 了病
,

赞 比 亚 人会脱 口 而

出
“

去 看中国医生 了吗
,
快 去 找 田

他们 吧
。 ”

在赞比亚开第一家中国诊所

在赞比亚工 作的两 年时间里
,

田

圣 勋给 数 以千 计 的赞 比 亚 人 做过 治

田 圣 勋 是位中国 的中 医药学医

生
。

提起中医
,

我 们很 多人脑海中都

会浮现 出一 个满头银 丝
、

体形富态的

老先生的模 样 但我 面前的田 圣 勋却

完全不 是 那 么回事 儿
二

他年轻英俊
,

身材匀称 头 发浓黑
,

而脸和手等露

在外面 的皮肤 像是涂 了一层棕 褐色颜

料

—
整 个儿是一位年轻的非洲 国际

友 人
。

田 圣 勋像 看 出了我的心 巴
、 : “

你

是不 是觉得 我特 别黑
,

不像 中国 人
。

没办 法
、

非洲的太阳 太厉害 了
,

紫外

线特别强
。

我跟 你讲
,

我原先在 国内

时挺 白的
,

虽然称不上
‘

小 白脸 儿
’ ,

起码 儿也 算得上
‘

奶 油小生
’ . ”

我 们

都情不 自禁地笑 了起 来
。

之 后
,

田 圣

勋就讲 起 了他在赞比亚 的生活
· ·

一

. / 李先杰

走进赞比亚

}的。年 } ! 月
,

包括 田 圣 勋在内的

中国第 了批援 非 医疗 队 一行 扑 人
、

千

里 迢迢
、

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 个讲英

语 的黑非洲 国度一一赞比亚
。

赞比亚 的 自然条件 十分 恶劣
,

高

温高辐射使 当地 人不惯耕作
,

粮食作

物和经 济 作物 十分有限
。

来之 前
,

田

圣 勋他们就知 道赞比 亚 很穷 医疗水

平很 落后
,

但 没想到他们在这块陌生

的土地 上看 到的远 比他们想到的更加

触 目惊 心
。

赞比亚 本土 医 生 一贯信奉开放式

疗法 他们给病 人做 完手术后 并不缝

国 的 传统 医学 为 当地 人民 解除病 痛

由于
一

田 圣勋他们使用 的银 针等医打 器

械及推 拿按摩等医疗 手段 为当 J也人闻

所未闻
,

往 往给一 个人 右病 会有 几

十人 前来 围观 他们看到这 些 中匡1医

生用 非常
“

奇怪
”

的 万 法 治好 了 当地

医生治不好的疾 病 时
,

惊 呼
“

你们是

上帝 派来的使者
‘

’
‘

而 被 医好 的病 人

也常惊奇地问
: “

亲 爱的 田
,

你们给 我

施 了什 么魔法 呀
:

田 圣 勋他们的 医万 队带着 中国 叹

疗
,

他 的 足迹 几乎 遍布赞 比 亚 各地

同样
,

中国医疗 队也 以高超的 医术
、

高 尚的医 德赢得 了赞比 亚 人民的一致

尊敬

长期与非洲 人民在一 起
,

使 田 圣

勋 教授深 深 地 爱上 了送 块 灼 热 的土

地
〔

他感到
,

赞比亚 应 该 是一 个对追

求真 知者 充满诱惑的地万
。

由于它 贫

痔酷热
,

严 酷 的 自然牟件使得很 多赞

比
.

亚 人民饱
.

受病患的摧残
,

占人 口 总

数丫
)

% 以 上的 气患有 一 种以 上心 脑血

一
四

.姗.
中国国

‘

}青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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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管系统疾病
,

赞比亚 需要他
;

他一直

试图在专业研究上有所突破
,

为患者

解除痛苦
,

而这里病例多
,

病症复杂
,

正 是他施展拳脚的地方
,

救死扶伤的

崇高理想让他心系赞比亚
;
他幼时就

希望长大后 做一 名外交官
,

为祖国的

和 平 与发展做出贡献
,

虽然他最终选

择了医学 但
“

民间大使
”

同样可 以

让他一 了夙愿
。

于 是
,

在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与协

调下
,

! 9 9 3 年 陀 月
,

在赞比亚首都卢

萨卡的库杜 (阴 D山 路 2 04 号
,

由田 圣

勋任主 治医师的第一家中国诊所开业

了
。

虽然 田圣 勋并未大肆张扬
,

但令

他想不 到的是
,

当地传统医 学会 主

席
、

省卫生厅厅长和一些政府官员还

是 不约而 同地来为他祝贺
。

时任总统

的卡翁达先生 (。民阮
。nd a ) 还委托传

统医学会主席代为致意
。

这一切使田

圣 勋非常激动
。

他情不 自禁地说
: “

我

是一名中国医生
,

中国一 直 以来都是

赞比亚人民的好朋 友
,

我希望 能用 自

己的医术为赞比亚人 民减轻病痛
,

恢

复健康
。 ”

田 圣勋是这么说的
,

也是这 么做

的
。

近 10 年来 经 他手治疗的患者上

万人
,

其中很 多都是他免费治疗 的
,

他成 了 中赞友好 的真正 的
“

民 间大

使
” 。

早在 ! 99 3 年的时候
,

田 圣 勋就利

用 回 国的间隙会晤 了同在河南中医学

院的哥哥 田 圣 志教授
。

二人进行 了彻

夜长谈
,

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共同致

力于抗艾滋病新药的开发
。

田 圣志教

授是研究药学的
,

这正好 同田 圣勋形

成互补
。

就这样
,

两个人一个在 国内
、

一个在国外共同向艾滋病病魔发起 了

攻击
。

功夫不 负有心人
,

二人经过潜

心研究
,

终于 在 } 9 9 5 年从 2 5 个配方

中研制出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
“

田 氏

免疫激发剂
” 。

该制剂对抑制艾 滋病

病毒
、

治疗艾 滋病有突出疗效
,

不但

突破了
“

鸡尾酒疗法
”

等西 药治疗艾

滋病的局限
,

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减轻

了患者痛苦
,

延长 了患者 的生命
,

提

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
,

获得了社会的

一致肯定
。 2 。。。年

,

该药的改进剂被

赞比亚卫生部批准为
“

特许 药品
” ,

并

颁发了特许证
,

2 00 ! 年赞 比亚政府为

该改进剂发放了
“

药品进 口 许可证
” 。

田 圣勋本人也因此被赞比亚 多家电视

台和报刊评为
“

医学界的出色人士
” 。

近年来
,

由于贫 困
,

赞比亚 的社

会治安状况不是很好
,

抢劫特别是针

对外国人的抢劫时有发生
。

田 圣勋的

邻居
,

一家开照相馆的 日本人就在一

个夜里被洗劫一空
。

但 田 圣 勋在赞比

亚 10 余年
,

却没人来抢他
。

据说
,

劫

匪 中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
“

抢谁也不

要抢 中国医生
,

抢 了中国 医生
,

死神

和魔鬼就会扼住你的 咽喉
。 ”

给奇卢巴总统当保健医生

诊所开业后
,

田 圣 勋的工作非常

繁忙
。

每天有数以百计的来 自赞比亚

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
。

小诊所也

因发展需要而不断扩大
,

目前 占地面

积 已达 6 亩
,

有 60 多张病床
。

1 99 8年 的一天
,

田 圣勋正在诊所

里忙碌
。

这时
,

电话响了
。

田 圣勋抓

起 电话
。 “

请让 中国诊所的 田教授 听

电话
。 ” “

我就是
。 ‘’ “

我是总统 秘书
,

总

统说⋯⋯
”

电话里 的人 只说 了半截
,

然后 田 圣 勋听到另一 个声音接着说
“

田 先 生
,

您 好
。

我 是 奇 卢 巴

(。凡 F
.

J 丁 e卜.lub : )
。

我听说您的医术很

高明
,

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太舒服
,

手

一 直抖
,

我的保健医生没有办法
,

您

能帮帮我吗 ?
”

原来是奇卢 巴总统打

来的电话
。

田圣 勋想了想
,

告诉总统
.

“

总统

先生
,

我想您是操劳过度的缘故
。 ”

奇

卢 巴又问
“

用你们中国的医术有办法

吗 ?
”

田圣勋又想了想说
: “

总统先生
,

我想应该没有问题
。 ” “

那您能到总统

府来一下 吗 ?
”

那端声音很急切
。

田圣 勋没有马上回答
。

并不是他

没有把握
,

而是他和总统的保健 医生

是好朋友
,

知道这位保健 医生是赞比

亚 国 内心血管方 面的权威
。

他在考虑

自 己去给总统看病是 否有必要
。 “

有

什么 问题 ?
”

电话 那 头感到不 解
,

田

圣 勋 只好 将 自 己的想法和 盘托 出
。

“

哈哈哈
。 ”

没想到奇卢 巴却笑了
“

田

教授
,

没 关系
,

我 已经 同我的保健医

生讲过了
。

并且
,

正是我的保健医生

向我推荐的您
。 ”

田 圣 勋释然了
。

田圣 勋乘 坐奇卢 巴总统派来的专

车来到总统府
,

总统秘书直接将 田 圣

勋带进了总统卧室
。

情况 比田 圣勋想

像 的还要 严 重
。

除了手一直 颤抖外
,

多年来的腰疼病也弄得奇卢巴先生苦

不堪言
、

一筹莫展
。

田 圣勋了解情况

后
,

一边给奇卢 巴先生做上身推拿按

摩
,

一边用 中药做穴位封闭
。

就这样
,

一 做就是两个月
。

两个月后
,

奇卢巴

先生亲 自给 田圣 勋打来 电话说
·

“

田

教授
,

你们 中国的医术太神奇了 ! 现

在
,

我 的手已经完全不抖了
,

腰也不

疼了
。

我要谢谢您 ! 并且希望您能做

我的保健医 生
。 ”

像是怕 田 圣勋有顾

虑
,

奇卢 巴先生接着说
: “

我 已经照会

了贵国大使
,

大使先生没有异议
。 ”

田

圣勋答应 了
。

就这样
,

田圣 勋一边依靠小诊所

为赞比亚老百姓治病
,

一边做了赞比

亚 总统的保健医生
,

成为走进赞比亚

总统府的第一位 中国医生
。

成为现总统的中国
“

兄弟
”

田 圣勋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善 良的

医者之心 赢得了赞比亚 前总统奇卢巴

先生的称赞
。

在联合 国人权大会上
,

针对少数国家别有用心
,

提出的
“

中

国人权 问题提案
” ,

赞 比亚 代表坚决

地投了反对票
。

奇卢巴先生说
: “

我了

解 中国
,

中国不是那样的
。

这一 点
,

亲

爱 的 田 可 以作证
。

田 是 我 的中国 医

生
,

我的好朋友
,

我相信他 !

其实
,

田 圣 勋不但是赞 比亚 前

总统奇卢 巴先生 的
“

好朋 友
” ,

还是

赞 比 亚 现 总 统 瓦 那 瓦 萨 先 生

(D 凡
.

匕e V y p
.

M W a n a w a s a ) 口 口 称道的

中 国
“

兄 弟
” 。

事 情 还得 从 头说

起⋯ ⋯

{9 9 2 年 8
、

9 月的一天
,

中国驻赞

比亚大使馆给 田 圣勋他们的医疗队打

来 电话
“

你们能不能来扎扎针 ?
”

开

始大家都 以为是某个使馆工作人员身

体不舒服
,

及 至使馆
、

大家才明 白事

情并不是那么 回事儿
。

原来
,

大使先

生是应赞比亚政府之请
,

请医疗队去

给 时任副总统的瓦那 瓦 萨先生 治病
。

瓦 那 瓦 萨先生不 久前出 了一次车祸
,

虽然并非骨折
,

但一支胳臂却一 直疼

痛 不止
。

田圣 勋了解情况后
,

提 出了

针灸加推拿按摩的方 案
。

经过一 段时

间的治疗
,

瓦那 瓦萨先生的病好 了
。

他也从此记住了 中国医疗 队的
“

田
” 。

哑确
斋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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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元贷款
,

又称有偿资金援助
,

是 日本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

低息和 长期稳定的一 种资金援助方

式
。

它 是反映 日本政府 外交政 策意

向
、

具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
,

是 日

本政府开 发援助 (O D A )的主要形式
,

因其 以 日元进行
,

所以叫 日元贷款
。

贷款方
‘

式主要有三种
,

即 : 项目贷款
、

商品贷款 (非项 目贷款 )
、

延期偿还债

务
。

日本自 19 7 9 年度首次提供对华日

元贷款以来
,

已向中国提供四批 日元

贷款
。

截至 2 00 0 年年底
,

累计金额达

2
.

65 万亿 11 元 (合 人民币 2 0 3 0 亿元 )
,

用于 12 8 个项 目
,

分布在交通
、

能源
、

农业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
。

迄今为

止
,

日本是对华提供政府贷款最多的

国家
。

20 多年来
,

「l本对华 日元贷款作

为中 日睦邻友好的重要象征和经济合

作的主要内容
,

已成为中日关系中最

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
。

其实施取得的

成效是有目共睹的
,

给中 日双方都带

来 了可观的利益
。

但是
,

进人 20 世纪

9 0 年代
,

随着冷战的结束
,

日本政府

对战后 O D A 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原则

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
,

突出 了O D A 的

政治色彩
。

这一调整反映在对华 日元

贷款上
,

是
“

经援政治化
”

取向越来

越明显
,

即利 用 日元贷款来体现对华

战略意图
,

对中国施加影响
。

19 94 年
,

日本首次以所谓中国核试验为由冻结

对华 O D A 计划
,

这种把 日元贷款与 中

国 的国防建设挂钩的政策行为
,

引 发

两国间政治外交磨擦
。

进人 21 世纪
,

日本政府进一步决定大幅削减对华 「!

元贷款
,

决定从第五批 日元贷款开始

减少年度提供金额
,

减少幅度从 2(j 00

年开始讨论时的 3 %
,

增加到 200 1 年

提出的 10%
,

2 0 0 2年又增 长至112 5%
。

日

本国内一些人 甚至主张停止对华 日元

贷款
。

另外
,

日本还把对华的 O D A 由

过去的
“

多年度方式
”

改为一年一磋

商的
“

单年度方式
” 。

所有这些变化都

给中 日关系蒙上 了一层阴影
。

11 本对

华 日元贷款将如何发展
,

成为中 日两

国人民和政治家非常关心的 问题
。

对

此
,

中 口两国学者有种种推测
,

发表

了不少看法
。

笔者认为
,

日本对华 日

元贷款在近期内是不会终止而是要继

续
一

卜去的
。

一
、

从 日本方面来看

1
.

经济援助是国际关系的产物
。

如果说大国争霸
、

国与国的亲疏之别

是产生
“

战略援助
”

的重要因素的话
,

那么国与国之问的经济差异和促进市

场原理以外的国家间的资金流动
、

资

源配置则是
“

开发援助
”

产生的重要

因素
。

战后初期
,

西方国家的对外援

助以战略援助为主
,

6 0 年代 以后
, “

开

发援助
”

_

卜升为主要形式
。

1 9 61 年 9

月成立的号称
“

发达国家俱乐部
”

的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(O E C D )
,

其下

即设立了
“

开 发援助委员 会
” 。

日本是

O E C D ZI 个成员国之一
。

1% 4 年
,

第

一次联合 国 贸易 与发展会议通过决

议
,

要求每个发达国家要把其国 民收

人的 1% 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
。

由此可

见
,

日本的
“

政府开发援助
”

早 已纳

在 田 圣 勋给总统作保健 医生期

间
,

瓦那 瓦萨先生经 常向他请教 中医

保健方面 的问题
,

两 人成了好朋 友
。

2 。。2 年 2 月 的一 天
,

刚刚上 任的

瓦 那瓦萨总统的 夫人给 田 圣 勋打来电

话
: “

田
,

您能否来一 下
。 ”

田圣 勋答

应 了
。

一 见到田 圣勋
,

瓦那瓦萨先生

就说
: “

亲 爱的 田
.

我不 行 了
。

我 的头

很晕
,

腿和 脚肿得 非常厉害
。

但是我

下 个月要 到纽约 去参加联合 国非洲事

务会议
。

您能不 能给我 治一 治
, ”

田

圣勋知道
,

瓦 那瓦萨 自从 2 。。 }年 日 月

参加总统选举 以来一 直很忙
,

繁 重 的

工作加上缺少休息极大地损害了他的

健康
。

田 圣 勋为瓦那 瓦 萨作 了诊 察
,

经 过慎重考虑
,

告诉总 统
:

最好能使

用 中西 药结合 的疗法
。

瓦那 瓦萨 问
:

“

田
,

有把握 吗
。 ”

田 圣 勋轻轻笑 了笑

说
: “

总统阁下
,

没 有问题
。 ”

瓦 那瓦

萨也笑了
: ‘

田
,

我的兄弟
,

你说
‘

没

问题
’ ,

我就放心 了
。 ”

经过 田 圣勋的治疗
,

瓦 那瓦萨准

时出席 了联合 国 的 大会
。

他高 兴地

说
: “

我的病是 田 治好的
。

田是我的中

国医生
,

是 我亲 密 的兄 弟
。 ”

回国后
,

他力邀 田 圣 勋担任他的保健医生
,

并

盛情邀请田 圣 勋加入赞比亚 国籍
。

田

圣勋说
: ‘

能 够担任您的保健 医生是

我的荣幸
。

但是
,

总统阁下
,

就像您

爱赞 比亚一样
,

我也深爱 我 的祖 国
。

我希望 为您服务
、

为中赞友谊做 出我

的努力
。 ”

就这样
,

田 圣勋在担任过前总统

奇卢巴先生的保健医生 后
,

又 开始担

任新总统 瓦那 瓦萨先生的保健 医生
。

2 0 0 2 年 1 0 月 18 日
,

第一届 中非

传统 医药论坛在北京召 开
。

田圣勋教

授以赞比亚 卫生部的特邀佳宾和中国

河南中医学院副主任医师的双重身份

参加 了大会
。

会上
,

坦桑尼 亚卫生部

部长 代表 20 多个非洲国家的与会人 员

致辞说
: “

中国是非洲人的真正朋友

帮助非洲却从 不干 涉非洲内政
,

这是

任何国 家不 能比 的
。

我们感谢 中国
,

同时也感谢 田 这样的朋友
。 ”

田 圣 勋就是这样
,

以
“

民 间大使
”

的形象切切实实为中赞友谊做出了 自

己的突出贡献
。

▲

附记 : 在第一届 中非传 统医 药论

坛结束后
,

中国即与 莱索托王 国签署

了中国 帮助 莱 索托防 治 艾滋 病 的 协

议
。

中国国 家中医药 管理局也非 常重

视
,

要求将其作 为国 家重大科研项 目

进行立项研 究
。

卜
中国国情国力


